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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真
忙
，
忙

看
香
港
藝
術
節
的
演
出
。
今

年
我
首
個
看
的
藝
術
節
節
目
是
舞
台
劇
︽
論

語
︾
。
我
太
遲
訂
票
，
只
好
坐
在
劇
院
的
兩
翼
的

廂
位
。
也
好
，
是
一
種
觀
劇
新
體
驗
。

簡
單
來
說
，
︽
論
語
︾
講
的
是
一
個
非
常
教
師

春
風
化
雨
的
故
事
。
中
文
代
課
老
師
在
數
堂
補
課
中

將
六
名
性
格
不
一
，
煩
惱
各
異
，
且
對
他
帶
點
好
奇

甚
至
敵
意
的
中
學
生
帶
領
到
學
習
的
新
境
界
，
成
為

他
們
迷
惘
的
成
長
道
路
上
的
一
盞
明
燈
。
在
那
個
小

小
的
課
堂
裡
，
他
們
要
學
習
的
並
非
狹
義
的
︽
論

語
︾
或
課
本
上
的
知
識
，
而
是
在
課
室
以
外
更
大
的

世
界
中
做
人
應
有
的
態
度
和
價
值
觀
。

近
年
來
，
很
多
時
候
在
網
上
閱
讀
到
批
評
香
港
的

父
母
、
家
長
和
教
育
制
度
的
評
論
。
批
評
的
大
意

是
：
小
孩
和
學
生
除
了
在
課
堂
內
學
習
不
同
類
型
的

學
科
之
外
，
還
在
課
餘
時
參
加
無
數
的
興
趣
班
、
增

值
班
，
令
他
們
都
擁
有
十
八
般
武
藝
。
可
是
，
在
芸

芸
科
目
中
，
就
是
沒
有
一
科
教
導
小
孩
子
學
習
做

人
。我

對
於
這
個
評
論
有
過
不
同
階
段
的
思
考
。
初
次

看
到﹁
就
是
沒
有
一
科
教
小
孩
子
學
習
做
人﹂
這
句

批
評
語
時
，
我
認
同
之
餘
亦
有
慨
嘆
。
現
時
的
小
孩

子
只
會
接
觸
學
科
和
術
科
，
因
為
是
社
會
大
勢
這
樣
安
排
他

們
。﹁
學
習
做
人﹂
這
科
沒
有
在
考
試
科
目
出
現
，
令
他
們
不

曉
得
做
人
，
也
不
認
識
中
國
人
或
地
球
人
應
有
的
美
德
。
所

以
，
這
個
指
控
是
直
接
針
對
教
育
制
度
的
。

過
了
一
會
，
我
又
有
另
一
種
看
法
：﹁
學
習
做
人﹂
是
否
真

的
需
要
在
學
校
內
成
為
一
科
目
，
學
生
因
此
而
需
要
溫
習﹁
敬

老
章﹂
、
需
要
考
試
回
答﹁
什
麼
是
努
力﹂
嗎
？
我
記
得
小
學

時
，
學
校
有
德
育
堂
，
每
兩
周
上
一
課
，
題
目
大
概
是﹁
孝
順

父
母﹂
、﹁
友
愛﹂
、﹁
誠
實﹂
之
類
的
德
行
，
但
我
不
明
白

為
何
學
校
要
特
別
設
立
這
一
科
。
我
不
是
覺
得
這
些
美
德
沒
有

用
處
而
不
想
學
習
，
而
是
這
都
是
我
從
小
便
已
經
被
父
母
或
家

庭
耳
提
面
命
，
或
從
長
輩
、
宗
族
之
中
耳
濡
目
染
地
學
會
了
的

價
值
觀
，
早
已
內
化
在
骨
子
裡
。
當
時
我
只
是
一
名
十
歲
的
小

孩
，
卻
已
經
覺
得
學
校
煞
有
介
事
地
將
德
育
變
成
一
獨
立
科
目

是
多
此
一
舉
的
。
那
時
候
，
我
只
覺
得
老
師
所
說
的
東
西
我
都

早
已
知
道
和
明
白
，
為
何
他
們
還
要
花
時
間
教
一
些
大
家
都
已

經
認
識
和
非
常
基
本
的
東
西
呢
？
當
然
，
老
師
雜
亂
無
章
地
東

拉
西
扯
的
教
學
態
度
亦
令
到
我
覺
得
他
自
己
也
不
打
算
教
好
這

科
，
只
是
在
重
複

我
們
都
知
道
的
東
西
，
因
而
令
我
對
此
科

失
去
興
趣
。
現
時
回
想
，
倘
若
他
能
將
這
科
目
的
內
容
提
升
至

哲
學
的
層
面
，
或
以
孔
子
或
蘇
格
拉
底
的
教
學
方
式
來
授
課
，

可
能
這
個
德
育
科
會
是
成
功
的
。

︵
之
一
︶

從《論語》談學習做人（一）

下
了
飛
機
，
乘﹁
的
士﹂
進
京
城
，
見
我
提

大

箱
子
，
司
機
裝
作
沒
看
見
，
見
本
人
實
在
提
不
動
，

才
很
不
情
願
地
下
了
車
，
沉

臉
做
他
應
該
做
的

事
。打

開
車
門
，
一
股
濃
重
的
煙
味
撲
面
而
來
，
不
是

剛
吸
的
煙
，
是
長
年
積
存
變
得
惡
臭
的
煙
味
，
夾
雜

司

機
大
佬
長
久
沒
洗
的
頭
髮
，
穿
了
一
件
冬
天
沒
換
洗
的
棉

衣
，
車
內
空
氣
實
在
難
頂
，
冒

凍
病
的
危
險
，
打
開
車

窗
。藍

白
色
的
座
椅
套
，
已
經
變
成
灰
黑
色
，
佈
滿
污
水
留

下
的
痕
跡
，
一
團
一
團
的
像
地
圖
，
後
座
位
前
面
有
一
個

永
遠
開

的
視
屏
，
看
不
見
影
像
只
見
土
和
泥
，
一
條
一

道
像
抽
象
畫
。
頂
風
坐
了
一
個
鐘
，
熬
到
下
車
，
司
機
大

佬
依
舊
不
起
身
，
只
打
開
後
備
箱
，
似
乎
表
示
，
行
李
取

不
取
全
在
你
，
你
要
是
不
自
己
拿
，
我
就
拉
走
。
聽
話
語

司
機
是
北
京
人
，
一
向
斯
文
有
禮
，
愛
乾
淨
講
體
面
的
北

京
人
咋
變
成
了
這
樣
子
？
雖
說
這
類
服
務
和
面
孔
的
司
機

大
佬
不
是
太
多
見
，
但
的
士
內
的
衛
生
不
潔
比
比
皆
是
，

出
租
汽
車
公
司
只
管
出
車
，
收
車
份
錢
，
也
應
該
定
期
檢

查
承
包
司
機
的
車
，
除
了
安
全
還
有
衛
生
，
這
樣
的
車
和
態
度
怎
麼

能
接
載
客
人
？

介
紹
來
北
京
旅
遊
的
朋
友
觀
賞
體
驗
京
城
文
化
，
又
碰
一
鼻
子

灰
。
北
京
旅
遊
用
來
招
攬
的
地
標
是
一
條
胡
同
和
一
條
街
。
胡
同
叫

做﹁
南
鑼×

×

﹂
，
旁
鄰
什
剎
海
，
近
鄰
有
王
府
，
原
本
是
一
條
祥

和
寧
靜
的
老
胡
同
，
像
個
端
莊
淨
雅
的﹁
北
京
姑
娘﹂
，
為
了
旅
遊

接
客
，
把﹁
姑
娘﹂
變
得
塗
脂
抹
粉
，
穿
紅
戴
綠
。
酒
吧
、
咖
啡

廳
、
餐
廳
林
立
，
怪
異
的
飲
料
，
不
入
格
的
服
裝
，
塗
得
像﹁
柏
林

牆﹂
的
牆
壁
︵
形
象
但
不
恰
當
，
柏
林
牆
是
有
文
化
的
︶
。
類
似

﹁
小
土
豆
、
大
鴨
梨
、
胖
妞
、
小
二﹂
等
以
為
有
個
性
的
店
名
，
這

是
北
京
文
化
？
不
倫
不
類
的
洋
玩
意
和
古
老
胡
同
拼
湊
在
一
起
，
叫

有
特
色
還
是
有
文
化
底
蘊
？

一
條
街
叫
做﹁
大
柵×

﹂
，
老
房
子
全
部
拆
光
，
改
建
的
老
字
號

雖
還
留

，
但
已
名
存
實
亡
。
門
框
胡
同
的
爆
肚
、
褡
褳
火
燒
、
白

水
羊
頭
、
素
齋
、
奶
酪
、
酸
梅
湯
、
炒
紅
果
…
…
是
吸
引
人
逛
這
條

街
的
引
子
，
全
都
不
見
了
，
賣
各
式
北
京
小
商
品
的
小
舖
子
也
沒
有

了
，
到
處
是
千
篇
一
律
宰
人
的
旅
遊
產
品
，
一
雙
布
底
鞋
要
幾
百
上

千
，
誰
也
不
買
。
以
老
北
京
文
化
著
稱
的﹁
大
柵×

﹂
和
其
他
旅
遊

景
點
的
商
業
街
沒
區
別
，
應
該
說
還
不
如
。

原
來
商
舖
林
立
，
熱
熱
鬧
鬧
，
人
流
不
斷
的
前
門
，
變
得
冷
冷
清

清
門
可
羅
雀
，
馬
路
中
一
輛
沒
人
坐
的
電
車
，
無
趣
地
來
來
去
去
，

完
全
是
擺
設
。
幾
百
年
歷
史
的
前
門
外
，
自
古
被
稱
為﹁
天
子
腳

下﹂
，
如
今
空
曠
得
讓
人
心
寒
加
心
疼
。
北
京
人
說
，
這
條
街
現
在

叫
做﹁
北
京
人
不
去
，
外
地
人
去
一
次
就
夠﹂
。

自
稱
為﹁
京
城
文
化﹂
的
地
標
，
與
文
化
沒
有
一
點
關
係
。

甚麼京城文化

最
近
，
香
江
人
一
窩
蜂
湧
去
日
本
玩
賞
櫻
花
，
日
本
旅
行
團
價
格

坐
地
起
價
，
比
去
年
加
價
一
倍
。
其
實
，
櫻
花
的
故
鄉
在
中
國
，
不

是
日
本
。
中
國
的
南
京
、
武
漢
都
是
櫻
花
的
故
鄉
，
武
漢
賞
櫻
不
僅

有
大
名
鼎
鼎
的
武
大
櫻
園
，
還
有
武
漢
東
湖
櫻
花
園
，
一
到
櫻
花
開

放
的
季
節
，
武
漢
這
兩
大
賞
櫻
地
點
擠
滿
了
前
來
觀
看
的
遊
客
。
不

過
，
這
兩
個
地
方
都
需
要
進
行
預
約
，
而
且
實
名
登
記
，
沒
有
旅
行
者
的

預
算
安
排
，
到
達
了
也
未
必
能
夠
入
到
校
園
裡
觀
賞
櫻
花
。

廣
東
的
韶
關
地
區
、
廣
州
的
南
沙
、
深
圳
的
蓮
花
山
公
園
，
栽
種
了

很
多
櫻
花
，
不
過
花
期
在
一
月
底
二
月
初
，
現
在
花
季
已
經
結
束
了
。

不
過
，
還
有
其
他
的
花
可
供
觀
賞
。
韶
關
櫻
花
峪
位
於
廣
東
省
韶
關
市

新
豐
縣
黃
礤
鎮
傑
榮
櫻
花
峪
，
總
面
積
八
百
多
畝
，
櫻
花
峪
已
成
為
廣

東
規
模
最
大
、
品
種
最
多
的
櫻
花
觀
賞
地
，
也
是
廣
東
省
第
一
個
以
櫻

花
為
主
題
的
綜
合
性
農
業
旅
遊
區
。
區
內
的
櫻
花
品
種
主
要
為
八
重
櫻

和
緋
寒
櫻
，
屬
於
早
櫻
，
因
此
滿
開
期
大
約
在
一
月
下
旬
左
右
。

廣
州
的
南
沙
區﹁
百
萬
葵
園﹂
是
一
個
花
卉
的
王
國
，
很
多
內
地
的

新
婚
夫
婦
，
都
喜
歡
到
這
個
美
麗
的
花
園
拍
攝
新
婚
照
片
，
新
婚
照
片

裡
是
一
片
花
海
，
非
常
壯
觀
。
什
麼
類
型
的
鮮
花
都
有
，
例
如
朱
頂
紅

花
海
，
面
積
超
過
了
三
百
平
方
米
，
上
萬
株
朱
頂
紅
在
花
田
裡
迎
風
輕

擺
，
畫
面
浪
漫
唯
美
。
朱
頂
紅
來
頭
不
小
，
而
身
價
不
凡
。﹁
這
次
成

功
栽
培
的
品
種
，
全
部
來
自
荷
蘭
，
朱
頂
紅
在
荷
蘭
大
型
花
展
包
括
國

王
接
見
外
賓
都
作
為
首
選
花
卉
。﹂

百
萬
葵
園
從
外
國
引
進
了
二
十
七
個
品
種
，
價
格
非
常
之
貴
，
一
顆
種

子
就
要
一
百
多
元
，
是
鬱
金
香
價
格
的
五
十
倍
。
百
萬
葵
園
的
主
題
，
其

實
就
是
種
植
向
日
葵
。
廣
州
市
南
沙
區
新
墾
鎮
，
佔
地
面
積
二
十
六
萬
平

方
米
，
種
植
一
百
萬
株
向
日
葵
，
成
為
全
國
第
一
家
全
部
採
用
進
口
種
子
︵
以
日
本

為
主
︶
的
觀
賞
性
向
日
葵
樂
園
。
當
中
包
括
百
萬
葵
花
園
外
，
還
建
起
了
全
國
首
個

有
一
千
多
隻
松
鼠
居
住
的
松
鼠
樂
園
，
以
及
螞
蟻
王
國
和
白
鴿
廣
場
等
景
點
。
入
場

券
為
九
十
五
元
人
民
幣
，
節
日
為
一
百
一
十
元
。
此
外
，
還
種
植
了
大
量
薰
衣
草
，

花
海
一
望
無
際
，
粉
藍
色
的
海
洋
，
令
人
陶
醉
，
風
味
和
日
本
北
海
道
富
良
野
一

樣
。
花
田
中
還
設
有
三
個
不
同
角
度
的
瞭
望
台
，
一
條
百
米
漫
步
長
廊
，
兩
端
高
出

兩
隻
造
型
特
別
的
蝴
蝶
形
瞭
望
台
，
乘
蝶
飛
舞
，
飽
覽
薰
海
。
鋁
合
金
舞
台
觀
賞

亭
，
將
舞
台
藝
術
元
素
融
入
於
大
自
然
中
，
有

奢
華
的
視
覺
享
受
。

葵
園
還
種
植
了
二
十
多
個
品
種
的
歐
洲
玫
瑰
，
其
中
最
特
別
的
是
玫
瑰
竟
然
開

在
高
高
的
樹
上
和
彎
彎
的
垂
柳
枝
上
，
花
色
豔
麗
，
花
香
清
新
，
花
瓣
層
次
多
。

小
孩
子
喜
歡
松
鼠
，
可
遊
覽
松
鼠
樂
園
，
也
可
以
買
包
飼
料
，
通
過
自
己
遙
控
模

型
車
把
松
鼠
吃
的
飼
料
運
到
生
活
區
，
讓
眾
多
的
松
鼠
跑
過
來
搶
吃
，
整
個
設
計

是
一
種
樂
趣
性
的
，
一
改
傳
統
動
物
園
鐵
籠
的
做
法
。
還
有
鴨
子
戲
水
池
，
遊
客

可
以
通
過
自
己
精
選
的
鴨
子
進
行
比
賽
，
得
冠
軍
的
歸
屬
自
己
。
還
有
螞
蟻
王

國
、
白
鴿
廣
場
、
錦
鯉
長
廊
等
等
。

四
月
的
北
京
將
退
去
嚴
寒
，
就
可
以
去
北
京
玉
淵
潭
公
園
賞
櫻
，
感
受
春
天
的

氣
息
。
北
京
櫻
花
節
也
是
在
北
京
玉
淵
潭
公
園
舉
行
，
玉
淵
潭
的
櫻
花
多
達
數
十

種
。
福
建
的
漳
平
永
福
也
被
稱
作
是
中
國
最
美
賞
櫻
勝
地
，
到
了
深
圳
北
站
，
就

可
以
乘
搭
深
圳
到
廈
門
高
速
鐵
路
前
往
，
交
通
方
便
。

為何不去賞櫻花故鄉賞櫻

遠
離
其
他
陸
地
、
尤
其
北
半
球
任
何
地
方
，
大
洋
洲
的

新
西
蘭
人
及
澳
洲
人
一
生
中
，
總
期
望
起
碼
一
次
長
期
在

國
外
生
活
，
爾
後
回
祖
家
告
老
歸
田
。

能
夠
吐
氣
揚
眉
打
下
一
片
江
山
，
最
好
不
過
！

人
口
不
算
多
的
澳
洲
、
新
西
蘭
，
人
才
輩
出
名
單
頗

長
：
傳
媒
大
亨
梅
鐸
、
金
像
導
演Jane

C
am
pion

、
影
后
姫
蒂

白
蘭
芝
、
影
后
妮
歌
潔
曼
…
…T

oniC
ollette

、
茱
迪
戴
維
斯

︵Judy
D
avis

︶
。

戴
維
斯
不
似
後
輩
白
蘭
芝
或
潔
曼
成
為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得
主
、

超
級
世
界
名
人
，
多
年
不
離
不
棄
一
直
交

一
流
演
藝
功
課
。
她

是
第
一
代
澳
洲
電
影
得
到
國
際
關
注
的
先
驅
代
表
人
，
現
年
六
十

歲
，
早
在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期
，
一
鳴
驚
人
出
演
主
角Sybyl-

la
M
elvyn

令
世
人
驚
豔
的
電
影
︽M

y
BrilliantC

areer

︾
已
教

影
痴
們
另
眼
相
看
。
多
年
前
首
次
遊
訪
澳
洲
，
並
非
說
笑
，
就
為

了
看
看
戴
維
斯
的
家
鄉
，
還
有
︽M

y
Brilliant

C
areer

︾
背
景

風
光
。
第
一
眼
看
過
這
張
不
算
大
美
人
的
臉
，
然
而
獨
特
、
印
象

非
常
深
刻
，
演
繹
手
法
吸
引
無
限
，
猶
如
她
同
鄉T

oni
C
ol-

lette

，
此
後
，
便
不
斷
追

她
們
的
作
品
欣
賞
，
好
一
雙
演
藝
精

靈
！沒

有
出
生
晚
二
十
年
甚
至
十
五
年
，
當
世
人
發
現
、
肯
定
、
讚

賞
澳
紐
電
影
出
品
、
演
藝
人
才
，
戴
維
斯
已
過
青
壯
、
漸
次
甘

草
。沒

有
被
埋
沒
，
一
直
被
嚴
格
出
品
人
、
導
演
追
捧
，
她
拍
過
無

數
超
班
電
影
及
電
視
劇
，
電
影
才
子
活
地
阿
倫
︵W

oody
A
l-

len

︶
愛
將
，
得
過
金
球
獎
最
佳
女
主
角
，
拍
過
無
人
可
代
、
演

活
一
代
天
后
茱
地
嘉
蘭
︵Judy

G
arland

︶
的
電
視
劇
。

看
了
新
電
影
︽T

he
D
ressm

aker

︾
，
以
一
九
五
零
年
代
、
澳
洲
半
沙
漠

內
陸
為
背
景
的
黑
色
悲
喜
劇
，
金
像
影
后
琦
温
絲
莉
與
戴
維
斯
分
飾
母
女
，

重
量
戲
分
同
擔
，
演
技
搏
鬥
，
好
看
得
不
得
了
。
縱
觀
一
應
二
零
一
六
奧
斯

卡
參
選
影
片
，
竟
然
不
及
漏
網
之
魚
姫
蒂
白
蘭
芝
配
羅
拔
烈
福
︵R

obert
R
edford

︶
的
︽T

he
T
ruth

︾
及
這
套
︽T

he
D
ressm

aker

︾
。

你

覺

戴
維
斯

陌
生
？

不
是
她

的

過

失
，
只

是
閣
下

觀
戲
水

平
還
需

補
課
！ 澳洲精靈戴維斯

在
潮
濕
有
霧
的
天
氣
裡
，
她
由
伯
公
坳

上
登
大
東
山
，
那
連
綿
不
斷
的
石
梯
讓
她

氣
喘
連
連
，
不
得
不
癱
坐
在
石
頭
上
。
剛

好
，﹁
旁
邊
有
一
堆
銹
毛
莓
。
枝
上
盡
是

鮮
嫩
可
愛
的
紅
色
果
子
，
向
我
招
手
似

的
；
一
下
子
輕
易
地
把
果
實
摘
下
來
，
放
進
口

裡
，
好
味
道
！
忍
不
住
連
吃
幾
枚
。
口
渴
頓

解
！
我
垂
頭
，
不
知
為
何
有
種
突
如
其
來
的
感

觸
，
眼
眶
竟
泛
起
淚
光
來
。
那
時
候
我
是
這
樣

想
的
：
大
自
然
慷
慨
地
給
我
它
的
甜
美
，
但
我

呢
？
又
有
什
麼
可
以
回
報
？
這
次
莫
名
的
感
動

就
是
後
來
撰
寫
︽
尋
花
︾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動

力
。﹂
︵
葉
曉
文
繪
著
︽
尋
花2

︾
︶

是
的
，
要
走
創
作
的
漫
漫
長
路
，
最
先
的
動

力
，
相
信
就
是
來
自
感
動
和
感
觸
，
然
後
就
是

興
趣
和
無
比
的
毅
力
。
一
旦
踏
上
這
條
漫
漫
長

路
，
還
需
要
忍
受
創
作
期
間
的
孤
獨
和
寂
寞
。

像
︽
尋
花
︾
的
路
，
更
需
要
體
力
和
耐
力
，
因

為
登
山
，
很
多
時
候
是
辛
苦
之
極
的
事
。

我
記
得
，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哥
倫
比
亞

作
家
馬
奎
斯
，
在
踏
入
寫
作
的
漫
漫
長
路
前
，
從
事
的
是

記
者
行
業
。
在
一
次
採
訪
過
程
裡
，
他
問
了
當
事
人
同
一

個
問
題
達
十
四
次
之
多
，
最
後
當
事
人
不
得
不
向
他
說
出

真
相
。
這
真
相
，
推
翻
了
以
前
轟
動
一
時
的
報
道
。
馬
奎

斯
鍥
而
不
捨
的
採
訪
，
刺
穿
了
謊
言
，
揭
露
了
真
相
。
這

次
經
歷
，
讓
這
位
後
來
的
孤
寂
大
師
體
會
到
，
原
來
真

實
，
竟
然
比
虛
構
的
故
事
更
荒
謬
。
於
是
，
他
起
了
寫
小

說
的
念
頭
。
這
份
感
觸
，
就
是
令
他
成
為
魔
幻
寫
實
小
說

大
師
的
動
力
。

馬
奎
斯
說
，
他
之
所
以
要
作
那
次
訪
問
，
因
為
是
剛
剛

看
完
海
明
威
的
︽
老
人
與
海
︾
，
對
大
海
與
人
之
間
的
細

節
，
充
滿
想
像
與
好
奇
，
才
決
定
要
對
沉
船
後
唯
一
的
倖

存
水
手
深
入
追
訪
。

我
們
都
知
道
，
海
明
威
創
作
小
說
的
原
動
力
，
是
從
戰

地
記
者
去
採
訪
西
班
牙
內
戰
而
感
觸
不
已
，
先
有
︽
告
別

武
器
︾
，
繼
而
有
︽
戰
地
鐘
聲
︾
，
最
後
才
有
︽
老
人
與

海
︾
一
舉
而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假
如
馬
奎
斯
那
時
不

是
讀
了
︽
老
人
與
海
︾
而
對
海
洋

迷
，
很
可
能
就
沒
有

那
次
採
訪
，
那
麼
，
魔
幻
寫
實
很
可
能
就
不
會
出
現
在
他

身
上
。
這
樣
看
來
，
創
作
的
動
力
出
現
的
時
間
，
也
是
一

個
關
鍵
。

創作的動力

愛情，在今天已經變成一個氾濫的詞語，少了
一些神聖與珍視，多了一些浮躁與不安。然而，
偉大的愛情依然存在——掀開歷史的帷幔，掃去
時間的塵埃，一窺曾經的浪漫，還有瘋狂。美籍
華人、哲學教授袁勁梅的長篇小說《瘋狂的榛
子》，為我們展現了這一場瘋狂的愛情。小說以
喇叭與寧照的包辦婚姻為引子，引出她與浪榛子
兩個家庭的故事，從喇叭父母頤希光、舒曖的離
婚到浪榛子父母南詩霞、黃覺淵的生活，再到
「文革」蔣達里勞改農場的經歷；從范氏家族的
幾代人因緣，再到風雲突起的商戰與陰差陽錯的
家祭。龐大的敘事中，裹挾着戰爭的殘酷與人性
的對抗，還有跌宕起伏的生命交集，而作者的主
線是遺留下來的《戰事信札》，為小說平添諸多
新奇與趣味。
喇叭的婚姻，由母親舒曖一手操辦，她不想讓
女兒重走自己的道路。21歲那年，她收到密友南
詩霞的一張報紙，棄暗投明，義無反顧回了內
地。這是源於一個人：「抗日遺孤」范笳河，抗
日戰爭時期中美混合聯隊的一名飛行員，是國民
黨空軍中的抗日英雄，也是中共地下黨員。以
《戰事信札》為主線回首那場愛情，令人唏噓不
已，又感動萬千。「浪榛子，瘋狂的浪榛子/天傾
斜的時候，你的肩膀頂着/地動搖的時候，你的雙
腳踩着」，抗戰期間，她送進衡陽的這首詩，成
為范笳河的精神支柱：「我有兩個家，一個是

CAC,M基地，一個是你家。」然而，戰爭打碎了
一切美好，理性與慾望之間，人們左右盤旋；仇
恨與利益之間，人性被扭曲；戰事倫理與正常倫
理之間，戰士不得不服從集體，最終造成自我分
裂……特殊年代，活着，就是勝利；為所愛的人
活着，就是最大的勝利。像范笳河的獨白：「把
侵略者趕出去，換來一個自由中國。保護着人不
被禽獸吃，也保護着人不變成禽獸」，此時，愛
情已經昇華為一種信仰。
然而，很多時候，戰爭對精神的蹂躪遠遠超過肉

體，令人掙扎、窒息，甚至喪失理智。「文革」時
期，兩個家庭遭受牽連，舒曖、南詩霞先後被批
鬥，蔣達里變成人間地獄，歸來後舒曖染上血吸蟲
病，身體埋下隱患。從「十年動亂」走出來，還需
要十年，這是怎樣的煎熬啊，就像建設「低溫樓」
的頤希光，平反後落下後遺症，害怕被邊緣化、歷
史問題對女兒牽連、砸老師的墳被後人知道，或許
正是敏感，一條白圍巾產生誤會，撕裂了他們的幸
福婚姻，兩人走向分道揚鑣。從歷史彎路到婚姻危
機，這些經歷，讓舒曖更加堅信，長而平淡的生活
便是幸福，而她做出的犧牲是不可磨滅的：每一道
印跡背後都是無言的傷痛。
「轟炸機、小熊維克、浪榛子Ⅰ、浪榛子Ⅱ、
浪榛子Ⅲ」，這些，與其說是愛情的符號，不如
說是愛情的勳章，是范笳河獻給舒曖的禮物：這
也揭開了小說的「詩眼」，「浪榛子」不是出自

《詩經》或宋詞，而是一架轟炸機的名字。我在
回味作者構思巧妙之餘，不禁為這場偉大的愛情
而落淚。
人性的黑暗、權力的腐敗、軍中的鐵律、倫理
的對峙，錯綜交織，又層層剝離。在今天，什麼
是和平？我們很難擁有淋漓的描述，而在范笳河
與舒曖所生活的年代，那是血的代價、戰爭的交
鋒、生命的對峙，還有無數的犧牲。可是，等來
了勝利，等來了和平，「沒有一場戰爭不同時也
是內心的戰爭」，所禁受的毒害與動盪的刺激，
使他們患上心理病症，即PTSD（災難壓力後心
理紊亂）。范笳河之女范白蘋是個醫生，繼承祖
父，她結合父親的情況，從專業角度剖析這種病
症，藉着父親與馬希爾的書信、范水的淵源、范
氏的家譜，用綿密而冷靜的筆觸勾勒出厚實的背
景，襯托出父親愛情的偉大。愈是這樣，愈能彰
顯出愛情的執着與守望。而范白蘋與浪榛子的交
集，生命地圖上與之相關的人物，沙頓少校、寇
狄、莫興歌、以及范白蘋的兩個弟弟戚道美與宋
輩新，編織出豐富而絢麗的關係網，更加淋漓盡
致地細描出兩代人之間的情感脈絡。范水昨日的
孝悌忠義，與今天「用錢結算」的江湖法則，無
不給現代人以警示，也是靈魂的滌蕩：「世界在
一代人之間從扔掉錢到錢錢錢，再往前看一代，
就是走了一個輪迴，大觀園裡換了新人。」人性
抵不過物慾，而已。
有些東西，不能當下看，而應該交給時間與歷
史，交給未來與明天。愛情，也是如此。寇狄與
「綠青蛙」的愛情，兩種文化的衝突，又讓人們
看到，愛情的兩種模樣與價值內涵。我想起作者
袁勁梅在《父親到死，一步三回頭》中的一個比

喻：她將文化比成色彩，看不同文化裡的人，就
像打開我們的顏色盒子。「五彩繽紛的葉子原來
不是做飾物用的，是東鄰西舍的人們走在生活裡
的腳印。」其實，這是告訴我們，應該跳出狹隘
的視野，從更高的角度審視文化，審視文化中走
出來的男男女女，審視生死與愛情，你會發現，
或者說你會慢慢頓悟，我們欠愛情一個反思。這
反思，是回到自身，重新認識你自己；這反思，
也是寬宥，重新打量這個世界，以寬容的目光回
望過去，重塑價值觀與人生觀。此刻，我的耳畔
迴響起小說裡反覆出現的一句話：「懷爾特在
『駝峰航線』跳機時，說道：『一路下去，我們
每一步都是迷失，直到我們找到正確的路。』」
寫到這裡，我聯想到《巨流河》中齊邦媛女士
回憶與飛虎隊隊員張大飛的故事。少年喪父，父
親被日本人用油燒死，張大飛離家逃亡，19歲考
上空軍，26歲為國捐軀，但在烽火硝煙的年代，
他用書信給齊邦媛一個可愛的前途光明，這種心
靈慰藉超越了愛情，是靈魂的救贖。這段愛情也
成為賣點，而齊邦媛拒絕將張大飛的故事拍成電
影，她認為那無論如何是一種扭曲。看到這裡，
我想到范笳河的愛情，異曲同工之處，他們都是
戰爭年代的犧牲品，他們做出的犧牲，應被後人
銘記：一場瘋狂的愛情，關乎世界和平，關乎人
性進化。當然，浪榛子的浪漫與詩意，也永留人
間，氤氳成一首詩：「這個時候，我們北方的楓
樹和櫟樹從紅到深紅再到火紅，陽光一照，『冰
糖葫蘆化了』，紅顏色染紅了空氣和水，大粗筆
從樹梢一直塗抹到地心。好不好，寫出的也是一
首詩，豎排版的《楓林晚》。一年的生命，在秋
天中都變成了詩。」

有一種愛情叫「浪榛子」

百
家
廊

鍾
倩

感
情
是
會
累
積
的
，
只
是
不

知
道
在
哪
時
哪
一
刻
。

即
使
是
在
沉
悶
日
常
的
辦
公

室
，
感
情
隱
藏
到
一
個
地
步
，

總
會
讓
人
感
受
得
到
，
到
其
時

連
自
己
也
覺
驚
訝
。

這
天
大
學
六
十
周
年
感
恩
崇
拜
，

人
事
部
安
排
了
長
期
服
務
獎
，
大
學

裡
同
工
了
十
年
、
十
五
年
、
廿

年
…
…
到
卅
五
年
的
同
事
，
上
台
領

獎
。
事
實
這
個
獎
有
點
不
明
所
以
。

在
一
個
機
構
服
務
多
年
，
如
果
說
是

一
個
獎
，
是
因
為
自
己
努
力
工
作
令

人
不
知
不
覺
？
還
是
因
為
忠
心
耿
耿

沒
有
離
開
，
像
少
數
的
亞
視
員
工
？

我
也
拿
取
了
廿
五
年
長
期
服
務
獎
，
主
要
是
因

為
忙
得
不
亦
樂
乎
，
沒
有
時
間
想
過
要
離
開
，

也
忘
了
自
己
的
專
業
證
書
放
到
哪
裡
。
但
說
回

來
，
良
好
感
覺
是
有
的
，
包
括
同
事
之
間
，
師

生
之
間
和
大
學
的
和
善
風
氣
。

儘
管
如
此
，
辦
公
室
的
漠
然
，
並
沒
有
讓
人

感
情
要
好
。
聽
過
一
位
院
長
對
同
事
說
：﹁
我
平

常
不
會
跟
您
們
親
近
，
因
為
如
果
大
家
成
了
朋

友
，
做
起
事
來
不
太
方
便
。
您
知
道
我
要
做
管
理

的
，
行
政
人
員
要
保
持
自
己
疏
離
的
位
置
。﹂
怪

不
得
平
日
見
她
好
端
端
的
衣

莊
重
，
卻
常
常
在

午
膳
時
間
獨
自
買
飯
盒
回
辦
公
室
。
那
個
用
塑
膠

袋
裝

的
發
泡
膠
盒
，
跟
她
的
玉
飾
真
不
相
襯
。

我
跟
不
同
部
門
的
同
事
多
年
來
止
於
工
作
上

的
交
往
，
在
如
卡
夫
卡
小
說
所
描
述
的
官
僚
空
間

裡
遞
交
表
格
、
電
郵
往
來
，
或
透
過
電
話
作
班
房

預
訂
或
會
議
安
排
。
我
們
認
識
彼
此
的
名
字
，
有

些
從
未
見
面
，
如
是
者
便
過
了
十
年
二
十
年
。
這

是
大
機
構
的
圖
像
。
對
於
那
些
每
天
打
個
照
面

的
，
感
情
亦
不
會
激
烈
，
除
了
間
中
碰
到
共
同
的

話
題
︵
或
有
共
同
的﹁
敵
人﹂
︶
便
會
多
交
談
幾

句
，
但
這
如
此
是
否
就
沒
有
感
情
？

這
個
下
午
，
我
和
同
享
長
期
服
務
獎
的
同
事

們
彼
此
微
笑
點
頭
，
某
人
說
她
不
會
拿
到
三
十
年

服
務
獎
了
，
因
為
翌
年
便
要
退
休
。
我
們
抱

一

起
拍
照
留
念
，
那
個
擁
抱
道
明
了
日
子
有
功
，
因

在
同
一
屋
簷
下
度
過
人
生
的
多
個
寒
暑
。
幾
許
人

事
變
遷
，
關
係
便
有
了
重
量
。

日子有功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TV Guide》封面，茱迪戴維
斯飾演一代傳奇茱地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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